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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

——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

卢 位+

内容提要：块意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的黄哲伦在他的《蝴蝶君》

一剧中，巧妙地把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编进了洼国外交官和中国

京剧名伶的爱情故事中。黄哲伦币仅解构了对东方女子作为定型的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

且也颠倒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对原有的东

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关系进行了一次惊人的倒置。

关键词：解构 蝴蝶夫人刻板印象角色倒置东西方关系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汤婷婷、谭恩美、李健孙、雷祖威、任碧莲等一系列富有影

响的作家的作品的出现，反映“边缘文化”的美国华裔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作为“边缘文化”代言人之一的黄哲伦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当今美国最富才华的华裔青

年剧作家。在他22岁那年，作为其戏剧生涯起点的《刚下船的中国移民》就赢得百老汇设立

的奥比(Obie)奖；随后刨作的关于1867年华人铁路工人罢工的戏剧《舞蹈与铁路》获得有线

电视CINE金鹰奖；再加上同年完成的《家庭至爱》，构成了“美华三部曲”。1988年他以《蝴蝶

君》一剧，夺得了声名卓著的托尼(Toni)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华裔剧作家。该剧

随后由大卫·克罗恩伯格执导拍成电影，英国影星杰罗米-艾瑞思饰演男主角，好莱坞美籍

华裔影星尊龙反串女主角，影片在美国风靡一时，引起巨大反响。

《蝴蝶君》一剧是根据一篇真实的报道创作出来的。一位法国外交官深深地迷恋上丁一

个中国的京剧旦角，他们有着20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最后，这位法国外交官才发现他的中国

情人不仅是一名男性，而且还是一个间谍。他承认他之所以没有见过他的中国情人的裸体是

因为他觉得”中国的女性在恋人面前非常地矜持、娇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Hwang 94)。

黄哲伦在《蝴蝶君》的后言中写道，“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亚洲的女性在恋人面前和西方的

女性一样，并不矜持、娇羞”(Hwang 94)。黄哲伦由此推断出，这位法国外交官爱上的并不是

那个京剧旦角，而是他所幻想的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

由《蝴蝶君》这一书名，我们不难看出，黄哲伦是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

剧来”(Hwang 94—95)，或者说，他足要解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划板印象，颠倒《蝴

蝶夫人》一剧中所隐含的东西方的权力关系和性别关系。

众所周知，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异族婚姻关系的故事。在《蝴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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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平克顿，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来到日奉，和一位名叫巧巧桑，叉名蝴蝶夫人的艺妓结婚。

平克顿在蝴蝶夫人怀孕时离去，但他许诺会在知更鸟下次筑巢时回来。蝴蝶夫人忠嘁地等了

他三年，拒绝了富有的n本男子的求婚，但当平克顿回来时，却同一个白人女子结r婚。他让

他的白人妻子前去要回他和蝴蝶失人所生的小拔，得知这一蜘，蝴蝶夫人绝望地自杀了。

实际上，蝴蝶夫人的故事在西方已经流传相当一段时间。普契尼第一次在伦敦看到柏拉

斯可的独幕剧时，便被蝴蝶夫人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创作了《蝴蝶夫人》一剧。其实，柏拉斯可

的独幕剧是根据美国赞城律师龙恩的短篇故事《蝴蝶夫人》改编而成的，而龙恩的《蝴蝶夫

人》又是从洛帝的《菊子夫人》中得到灵感，洛帝根据他在日本停留一个月的经历写成了虚构

日记《菊于夫人》。

很少有读者知道蝴蝶夫人故事的创始者是法国人洛帝。洛帝其貌不扬，身材矮小，他的

生平很可能就象平克顿在普契尼《蝴蝶夫人》中享乐主义式的言词：“浪子在世界各地享乐，

不在意冒险。只要冒险向他招手，他就下锚⋯⋯如果投有采集各国的花朵⋯⋯没有赢得各个

美女的爱情，就觉得人生虚度”(Hwang 7)。当洛帝到达日本时，他告诉朋友他要挑个黄皮

肤的女子结婚。那个女子的黄皮肤对洛帝而言非常重要，这让他觉得她有别于他们自己的白

种女人。洛帝喜欢用昆虫来形容女人，所以当他看到菊子夫人张开双臂，穿着和服而睡时，他

想到了“一儿巨大的蓝蜻蜒，栖息在那儿，一双残酷的手把她钉在地板上”(林英敏202)，这

便是蝴蝶夫人的前身。后来洛帝把他在日本的一个夏天的经历改写成《菊子夫人》，事实上，

他在日本只呆丁一个月。

龙思的《蝴蝶夫人》在形式和情节上都受到了洛帝的《菊子夫人》的影响，书中描写了法

国海军船员平克顿和日本艺妓蝴蝶夫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和洛帝一样，龙思也认为白人男子

哪怕其貌不扬，都拥有全部的权力；而东方女子，哪怕是迷人的美女，都没有一丝权力，他们

之间关系的起始和终结都是由白人男子决定的。龙恩还相信，在皮肤较黑的民旅巾，白人男

子就如同神一样。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龙恩没有让蝴蝶夫人自杀，但是其目的还是歌颂白人

文化，因为它教导了蝴蝶夫人如何采取更积极、更健康的人生态度。

柏拉斯可在他的独幕剧中并没有对蝴蝶夫人给予多少的同情，讣她在最后自杀。柏拉斯

可所要呈现的是一个被钢针钉住的扭动挣扎的蝴蝶的形象。普契尼综台了洛帝、龙恩书中的

一些事件，选择了柏拉斯可的结局，让蝴蝶夫人边唱歌边死去，两只手指向他们的孩子，示意

把孩子留给平克顿。

西方人喜爱蝴蝶夫人自杀的结崩，“不仅仅是普契尼喜欢蝴蝶夫人为残忍薄情的平克顿

自杀的结局，整个剧院的人们都愿意看到这个结局．这是人们最想见到的”(Cheng 574)。

1901年．华裔欧亚作家华坦纳发表了蝴蝶夫人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日本夜莺》，内容与洛帝／

龙恩／柏拉斯可／普契尼的故事有所出入，却赋予了这个异族婚姻故事一个快乐的结局，结果

无法挑战风行的柏拉斯可／普契尼版的《蝴蝶夫人》。

综上所连，《蝴蝶夫人》的故事基本上是西方白人男子一厢情愿的产品。他们把东方女子

定型为美丽’漂亮、温顺可人的蝴蝶夫人，她们无怨无悔地爱上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甘愿为

西方男子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和尊严。而西方男子只要抓住蝴蝶，便用钢针刺穿她的心脏，将

她制成标本或玩物，而他则扮演着浪漫潇洒的收藏家或猎手的角色。显而易见，《蝴蝶夫人*

的故事中有着深深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更为糟糕的是，它帮助西方人构建了对东

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定型化的网络，使得蝴蝶夫人成为西方人，尤其是白人男子对东方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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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板印象。

决意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的黄哲伦在他的《蝴蝶君》一剧中，巧

妙地把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一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编进了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名伶的爱

情故事中。根据《蝴蝶君》的剧情，加利马尔深深爱恋像蝴蝶夫人般的东方女子，所以当他第

一次看到由宋丽灵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歌剧的美，发现了自己魂牵梦系

的东方女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具象，令加利马尔神魂颠倒。“我相信这个女孩，相信她的痛苦．

我想用我那强有力的臂弯绕着她——她是如此的娇小，我甚至想带她回家，好好地保护她，

哄她，直到她开心为止”(Hwang 15—16)。加利马尔在西方观看《蝴蝶夫人》时，从未被真正

感动过，因为蝴蝶夫人的扮演者往往是体格硕大的西方女子，一点也没有用自己娇美小巧的

生命向西方男子忠诚献祭的姿态。加利马尔被宋丽灵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深深地迷恋住，以至

于无法看清眼前的真相。当宋丽是在第三幕褪下自己的衣衫，露出他的男性生理特征时，加

利马尔的蝴蝶夫人的幻想被击得粉碎．他选择了幻想，把自己装扮成蝴蝶夫人的模样自杀。

黄哲伦写出了一部男女关系、东西方关系以及殉情方式都颠倒过来的《蝴蝶君》，不仅解

构了西方人心目中东方女子作为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也颠倒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

系，成为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对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

与权力关系进行了一状惊人的倒置。通过倒置原有的角色关系：无怨无悔的东方女子和残忍

薄情的西方男子，黄哲伦试图打破西方白人男子脑海中关于东方女子等同于蝴蝶夫人的刻

板印象。

在《蝴蝶君》一剧中，黄哲伦用京剧旦角宋丽灵来扮演加利马尔想象中的蝴蝶夫人。宋丽

灵充分利用了西方殖民者脑海中对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和性幻想，装扮成加利马尔所期待

的东方女子，一步步地使加利马尔陷入了这美丽的陷阱。在第一次见面后的随后几次见面

中，宋丽灵有目的地让加利马尔感觉到他(她)害怕他这个西方男子，而加利马尔则一方面疯

狂地工作，另一方面拼命地压抑着自己，不去看望宋丽灵。这种禁欲似地拼命工作反而使加

利马尔对宋丽灵的性幻想更加强烈。“我知道这朵娇羞的花朵在等待着我的召唤，而我却邪

恶地不让自己去见她，我第一狄感到了力量的涌动一一种作为男人的力量”(Hwang
32)。宋丽灵知道加利马尔对他(她)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有着某种幻想，于是写了几封信给加

利马尔，进一步地让他相信他(她)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这个残忍的白人男子。他(她)在信中

写道：“自从我们见面，六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有时候我恨你，有时候我恨我自己，但我总

是非常想你⋯⋯你的残忍和无情简直令我无法相信。我不值得你对我如此无情，不要来找我

了，我不想再见你了⋯⋯我已经无话可说，在你面前我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你还想要什么?

我已经使自己在你面前颜面全无”(Hwang 35)。宋丽灵给加利马尔的几封信让他感觉到他

仿佛就是平克顿而宋丽灵就是那个蝴蝶夫人，他开始将宋丽灵想象成他的蝴蝶夫人，从她那

儿，他可以感受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力量。坦率地讲，加利马尔是元法从他的妻子和西方情

人那儿感受到这一切的。他的妻于比他年长，但是他妻子的父亲是一位驻澳洲的大使，为了

自己事业的发展，加利马尔才和她结婚，他承认他和她之间没有任何激情。他的妻子想要一

个小孩，而医生检查过她以后说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她建议加利马尔去看看医生。她的建议

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加利马尔的不育，毫无疑问，这大大地损伤了加利马尔作为男人的尊

严。他的筇～次性经历也让他颜面生无。尽管他对朋友讲他对此很满意，但实际上他是仰视

着骑在他身上的伊莎贝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被伊莎贝娜“强奸”的。由此可见，作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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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的生活在西方简直就是一个失败。但是当他到达东方以后，作为西方殖民青中的一员，

他觉得他有权占有一个如蝴蝶夫人般的自：方女子。“东方的女子不能自已地醣服于西方男

子，这是她的命”(Hwang 25)。性上的占有与政治上的占有在原有的东西方关东内部达成了

同一性。然而当西方男子得到东方女子以后，并不严肃队真地对待东方女子的爱情，而是抓

住蝴蝶，用钢针刺穿她的心脏，将她制成标本或玩物，而他自己则扮演着浪漫潇洒的收藏家

或猎手的角色．加利马尔也不例外。他与一个和他名宁发音相同的女留学生发生关系，但是

这个接受过西方文明的、过于男性化的西方女子让加利马尔更加怀恋和温顺的蝴蝶夫人在

一起的时光。在一定程度上，这位男性化的西方文明女干反衬出了西方男子对东方女子的刻

板印象——温顺、沉默、无怨无悔。加利马尔想象着宋丽灵一定会象蝴蝶夫人一样对他的不

忠而暗自流泪。世率地讲，加利马尔是从来不敢对他的妻子和西方的情人那样的，因为他知

道她们是不会象蝴蝶夫人那样为他的不忠而暗自流泪的。宋丽灵让加利马尔充分感受到了

作为男人的权力和力量。所以当宋丽灵褪下衣衫，还给加利马尔个真实的自我时，加利马

尔无法接受他所钟爱的蝴蝶A人竟是由一个男人创造出来的事宴，他的蝴蝶夫人的幻想在

那一刻被击得粉碎。而对宋丽灵而盲，加利马尔是他演艺生涯中晟太的挑战。宋丽灵在真相

太白之际对加利马尔自问自答：“为什么在京剧里，要由男的来扮演女的角色?⋯⋯因为只有

男的才知道一个女的被期待成什么样子”(Hwang 63)。

加利马尔不愿意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其实如果不是太探探迷恋他脑海中的蝴蝶夫人

的刻板印象，他从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出这两个蝴蝶夫人的不同。普契尼所表现的是一个沉默

的，没有多少自己声音的蝴蝶夫人；而宋甜灵所扮演的蝴蝶夫人从第一次和加利乌尔见面，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蝴蝶夫人》一剧中隐古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并且重新编了

一个“蝴蝶夫人”的故事，把残忍薄情的白人男子换成了身材矮小的日本男于，把温柔美丽的

蝴蝶大人换成了金发美女。根据宋丽灵的说法，日本男人残酷地对待对他痴情的盒发美女，

最后抛弃了她，而她为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你会认为这个金发美女是个疯子，但是

如m是一个东方女子为一个西方男子献出生命，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Hwang

1 7)。在宋丽灵和加利马尔的交往过程中，朱丽灵表面上臣服于加利马尔，但宴际上却一直

掌握着主动权，让加利马尔一步步迷失。当得知事实真相后，加利马尔让宋丽灵滚开，“从我

这儿滚，今夜我最终学会从现实区别幻想，洞察其中的不同，但我仍选择幻想⋯⋯我要与我

的蝴蝶约会，我不想让你的臭皮囊玷污我的卧室】”(Hwang 90)与《蝴蝶夫人》相比，巧巧桑

在知道被平克顿抛弃的残酷现实后，能够正视现实，选择自杀。而《蝴蝶君》中，当加利马尔在

知道自己所钟爱的蝴蝶夫人是由一个男子装扮而成时，他不愿意面对现实，而是要回到他娘

先所幻想的世界中。“真理需要牺牲，我的错误单纯绝对⋯⋯光荣地死胜过无颜地活，我才是

那个蝴蝶夫人”(Hwang 92—93)。在人物性别发生反转之际，东方女子和西方男子的殉情方

式也发生了倒置，加利马尔把自己装扮成蝴蝶夫人，割喉自尽}而宋丽灵则一身西装，叼着香

烟，嘴里念着“蝴蝶夫人”、“蝴蝶夫人”。这样，普契尼《蝴蝶夫人》叶1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在

《蝴蝶君》中由一个东方的男于所取代，而温顺可人、无怨无悔的东片女子却由一个对东方女

子有着强烈爱恋、最终为此爱恋付出生命代价的西方男子所担当。但这并不是一次完全对等

的倒置。在《蝴蝶夫人》中，巧巧录为平克顿而自杀，是东方向西方的献祭；而在《蝴蝶君》中并

不是加利马尔向宋丽灵的献祭，而是西方向他所幻想的东方以及对求方女子刻板印象的献

祭。当殉情方式倒置以后，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也就发生了相j!}i!的倒置。当我们再一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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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原有的东方／西方、东方女子／西方男子的关系时，宋丽灵在法国法庭上提出的几条原则

真实得接近残酷，残酷得接近真实：

西方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大枪、走工业、大钱：于是东方是女性的——柔弱、纤细、贫

穷⋯⋯只是擅长艺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那种女性的神秘。

你希望东方国家屈从于你们的枪炮下，东方女人屈从于你们的男人。

我是一个东方人，而作为东方人，我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男人。(Hwang 88)

西方殖民者用男性来描述自己，用女性来代表被殖民者。他们将对被殖民者的征服比喻

成男人征服女人。在男女天生有别的假设下，被殖民者就永远不可能和殖民者一模一样。而

且，西方殖民者将东方男子女性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行为。通过占有东方女子、

阉割东方男子和弱化东方，西方获得了某种优越感。但在黄哲伦的《蝴蝶君》中，通过击碎西

方男子脑海中的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以及倒置无怨无悔的东方女子和残忍薄情的西方

男子的角色，使得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也发生了惊人的倒置。

《蝴蝶君》一剧曾被视为是一部反美戏剧，但是黄哲伦在该剧中并不是要宣扬东风压倒

西风的政治观点，而是希望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东西双方都能反省自我，丰富自我，彼

此坦诚相待。“切穿层层的文化和性别的错误感受”(Hwang 100)，抛弃旧有的刻板印象，由

对立、对抗转为对话和交流，这就是黄哲伦在《蝴蝶君》一剧中所要表达的观点。我们相信在

当今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中，这也许不是盲目乐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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